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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2周年。
9月的哈尔滨，已入冷秋。从中央大街向南20余公里，黑色盒

状建筑——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展现在眼前。
“黑盒”之上，三根象征着当年731部队所建焚尸炉的烟囱高

耸着，与低矮的馆体建筑本身一起，带来更加猛烈的压迫感，那分
明是深深的痛感。

其之西，跨越一道铁轨，仿佛来到那段历史的真实色彩——九
十年前，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731部队的前身）移至哈
尔滨，它以研究防治疾病和饮水净化为名，利用活人进行人体实
验，研制细菌武器并实施细菌战，泯灭人性，惨绝人寰。这片土地
就如同这土黄色的恶魔废墟遗址一般，遍布土黄色的幽暗。

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陈列馆馆长
金成民甚至在档案中查询到，日本使用“无害化处理”形容这种肉
体+名字的双重抹杀，“无害”竟然是指“对加害者没有危害”，这是
赤裸裸反人类行为。

历史无法永远被掩盖。
一批批档案在跨国取证中解封，一项项论证在考古研究中坐

实。就在刚刚过去的抗战胜利纪念日，陈列馆公布新一批731部
队军医协同犯罪档案资料，为深化军医协同犯罪研究提供重要支
撑。与此同时，一系列包括人体实验受害者家属、细菌战受害者及
家属、加害者在内的证言，让罪恶无处遁形。

然而，人们却始终等不到日本政府对731部队罪行的认罪和
忏悔。为了掩盖其罪恶行径，731部队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炸
毁了大部分建筑，试图销毁所有的罪证并逃避审判和制裁。从那
至今，日本不愿意正视，乃至根本不让人知晓这段加害史。

时光的河入海流，恶魔废墟粘连着的正义与邪恶、人性与兽
性、罪行与救赎、和平与战争，仍在当今世界延续着殊死决斗，值得
被我们这代人思考与选择。

本报记者 赵征南

侵华日军   部队遗址“双申遗”，二战遗址仅有广岛原爆和奥斯维辛两处申遗成功

打开恶魔废墟的“黑盒子”

有关七三一的罪恶，那些被用作人

体实验的冤魂是不可能出来作证了。

但铁证如山，由不得日本不认。

保存较为完好的731部队遗址；加

害方日本老兵的证言；中国受害者及其

遗属的证言；731部队留下的人体实验

遗物和后续危害；被731部队强掳的中

国劳工的证词；日方保存的档案；美国

档案馆的细菌战档案……无一不揭示了

731部队所犯下人体实验、细菌战、毒

气（化学）战的滔天罪行。

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保存最

为完整的细菌战遗址群，731遗址群的

保护与利用极为迫切。因为历经几十年的

风雨侵蚀、冻融损坏等，部分旧址需要有

更好的保护方案。

从2014年起，根据重要批示精神，

731遗址群的保护工作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年年内，核心区内民居和企事业单位等

非文物建筑全部搬迁完毕，核心区13处

旧址修护项目整体立项，同时，包括林口

遗址等在内的731部队支部遗址群的保

护，也获得了越来越多政府部门的重视。

“多年来，我们一直秉持着跨学科保

护研究的原则，希望更多考古、环境、军

事、社会、法律等专业人才的加入。”金

成民说。

考古自不必说。“这是一次没有图纸

的保护。特别是地下部分的功能认定遇到

严峻考验。我们没有搞修复重建，而是原

样保护，边考古边保护。”

最为著名的便是对731部队细菌研制

和人体实验犯罪的核心部门——细菌实验

室及特设监狱遗址（俗称四方楼）的考古

发掘，出土遗物超过千件，在一些灰坑中

发现了大量灌满溶液的玻璃器皿，个别仍

可辨认出“??毒”“赤痢”等字样。此次

考古发掘不仅对四方楼的格局功能有了全

方位了解，还发现了多处爆炸穴点和焚烧

掩埋灰坑，这是731部队销毁罪证的直接

证据。目前，核心区24.8万平方米区域均

已完成考古发掘。

而期待中的环境工程专业力量，则与

金成民的申遗梦息息相关。的确，单从保

护的角度看，核心区遗址已经做得很

到位，但由于没有图纸、没有资料、没

有数据，申遗对环境监测的高要求还

无法实现，需要建立专业的监测体系。

这个梦始于1996年，1996年日

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成功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此前，同为二战遗址的波

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成功申报为世界文

化遗产。在他看来，遗址的真实性、

完整性保存较好，对它的保护在中国

抗战历史遗迹保护体系里具有代表性

和示范性、引领性价值，并从单一遗

址上升到整个遗址群的保护。就意

义上看，731部队的罪行是反人类

的，更值得全人类去关注和反思。

据他介绍，遗址目前已入选《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陈列馆将

继续做好遗址的保护规划、修复修

缮、考古勘探、定位定性，等待国家

的召唤。

“我们保存了大量罪证文献、战

犯供词和影音资料，其独特性、稀缺

性和完整性非常突出，符合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关于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相

关标准。”金成民同时提出将日本细

菌战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构想。

2020年，这一议题被作为全国人大

代表议案提交全国两会。

“我们正联合黑龙江省内4家档

案史料保存单位联合申报。从程序上

看，要首先申报中国记忆名录，而随

后是亚太地区，最后才是世界的。今

年1月，中国的已经批下来了。”金

成民说。

如果奥斯维辛可以成功申遗，

七三一为什么不行？这是金成民的

执念，也是每一位爱好和平人士的

心声。

奥斯维辛行七三一为什么不行
没图纸的保护与“双申遗”之路

有细菌和人体实验等所谓“研究业

绩”，以731部队为代表，日军各细菌部

队在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作战。时

至今日，中国多个地区的百姓依旧遭受

着当年细菌战的贻害。大量当初侥幸生

还的细菌战受害者，在战后被诸如“烂脚

病”等伤害折磨。

9月的衢州，仍是酷暑时节。柯城

区沟溪乡碗东村巫福建老人家里来了客

人，柯城区人民医院外科医生余志斌带

着护士，开启每月一次的探视，并在创面

敷上生长因子。经过14年的连续管护，

老人的脚已不像最初爬满蛆虫。如果能

保证自行隔天换药维持创面清洁，他还

能勉强去不远处的橘子林干些农活。

余志斌是“万少华团队”的一员。

2009年3月，浙江省民政厅在柯城区对

“日军细菌战烂脚病”患者实施医疗救助

试点，时任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医务

科科长的万少华率先组建了一支“细菌

战烂脚病”医疗救助小组，为老人们建立

病历档案、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他们

走遍了柯城的山山水水，最终确认还有

39位细菌战受害老人尚在人世。

“看到‘烂脚病’症状，很多人都会恶

心呕吐。有一位老人，即使经过治疗后

创面感染基本遏制，但她还保持着过去在

纱布外绑一层塑料袋的‘坏习惯’。这样

做，固然可以阻止脓水流出，殊不知不透气

的塑料袋只会对她的病情带来消极作用。

我尝试让她改，却没用，不过，这又怎么能

怪她？当年被单上到处都是脓水的画面对

她的影响太大，一生都有阴影。”余志斌说，

要怪，只能怪那场无耻的细菌战。

已成为院党委书记的万少华，依然不

时奋战在“烂脚病”救助一线。最初的100

万元公益基金用完后，他决定由医院继续

负责“烂脚病”的治疗，不少00后也加入团

队之中，“我们在与时间赛跑。这些老人都

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作为后辈，做好照

料，减轻他们痛苦，就是践行‘医者初心’。”

可惜的是，现在柯城区在世的“烂脚

病”患者数量锐减至8位，却然没有找到根

治方法。

有人将植皮方法引入“烂脚病”治疗，

但能执行手术的条件极为苛刻，后续很有

复发可能。比如，巫福建的植皮手术尽管

找到了包括上海瑞金医院等大医院专家的

助力，哪怕术后恢复良好，感染完全消除，

但一段时间后，新旧皮结合部周边又出现

了新的感染，只能靠长期换药缓解。

或许，老人们终身也无法痊愈。

731部队除了制造肉体上的创

伤，精神上的痛苦也极难愈合。

“这是血债！”生活在长春的李凤

琴老人，在生命的头70余年，从未喊

过一声“爸爸”。直到1998年，李凤琴

看到陈列馆对外公布的“特别移送”名

单，“李鹏阁”三个字穿越时空隧道刻

入眼中。她至今记得当时的场景：“父

亲没了以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

个消息，对全家是最大的事情。我和

哥哥俩拉着手，跪在七三一旧址的院

子里喊，爸爸，我们来接您回家……”

更让人寒心的是，日本不敢正视

七三一罪行，伤害了全世界爱好和平

人们的情感。就在不久前，面对大量

确凿证据，日本饭田市教委依然拒绝

让有关731部队的展板进入和平祈念

馆，使用的理由是“日本政府虽承认

731部队的存在，但并不承认731部队

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即便东京地方

法院早在2002年8月的判决书上就认

定731部队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细菌

武器，认定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未曾深刻反省的不仅是日本政

府，还有日本医学界。杨彦君考证，

731部队很多成员毕业于日本著名大

学，博士群体总人数达200人以上。

这些日本医学界精英，沦为军国主义

罪恶的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完全忽略

生命伦理、医学准则和医学道德，“和

平年代的德国医学界主动就参加医学

犯罪进行了公开反省，而日本医学界

自始至终不闻不问，‘佯装不知’”。

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
未曾消散的细菌战余毒

谁掌握着七三一研究的国际话

语权？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作家森村

诚一根据他对众多731部队相关人员

的采访，写成揭露731部队犯罪事实

的《恶魔的饱食》一书，并在世界范围

内引发强烈震动。在一些有识之士的

推动下，日本的七三一研究逐渐兴

起。彼时，因遗址受破坏，加之日本与

美国的刻意隐藏和庇护，我国国内的

研究境况并不理想。

1990年，金成民调入侵华日军第

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从事细菌战

专题研究。30多年来，他时刻牢记陈

列馆首任负责人韩晓的叮嘱——“学

术立馆”。

他把重点放到了发掘整理各类原

始档案上。1997年的冬天，他在黑龙

江省档案馆寻觅了三个月，找到了近

16万字的“特别移送”档案，731部队

进行人体实验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公之于世。对国内七三一问题研究来

说，意味着打开一条深邃通道的大

门。但当时，中日双方仍呈现“三多三

少”——日方的研究机构多、研究人员

多、研究成果多，而中国少，惟有加速

追赶。

“在国内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

对731部队细菌战和人体实验问题的

研究，基本形成了以中外馆藏档案、口

述历史、军事法庭审判材料为核心的

较为完备的史料体系。”陈列馆副馆长

杨彦君说。

在金成民看来，如今的七三一研

究不再是陈列馆孤军奋战，越来越多

的博物馆、科研院所和高校力量也加

入进来，“研究重点方向已从实证研究

转向罪证固化。我们已掌握七三一这

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国际话语权。”

近日，陈列馆再次连续对外公布

最新研究成果，这批成果均指向一个

焦点——日本军国主义自上而下、有

组织、有计划实施的集团犯罪。“这绝

不是石井四郎一个人，或者731单独

一支部队能干出来的。”金成民说。

8月，《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

原簿》首次公布。结合相关档案和

731部队原队员的笔供记录和证言可

以发现，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前

身同731部队前身在同一时间、同一

地点相邻选址筹建，部分医学工程设

施是由日本陆军省、关东军统一批准、

同步建设，在战后通过同一条路线全

员撤回日本国内，且两者间存在业务

往来及人员兼职。可以说，日军哈尔

滨第一陆军病院是731部队医学犯罪

的延伸机构，其在筹建之初就与日本

细菌战大本营计划息息相关，是日本

细菌战重要参与者与关联者。

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当天，

陈列馆再次公布新一批731部队军医

协同犯罪档案资料，揭露日军哈尔滨

第一陆军病院与731部队同时出现在

鼠疫“防疫”中。实质上以开展所谓

“防疫”为名，实施鼠疫细菌攻击结

果的检测。

最新公布的《关东陆军病院将校高

等文官职员表》《关东陆军病院判任文官

及相同待遇者职员表》，是由陈列馆与日

本学者松野诚也合作，在日本国立公文

书馆馆藏资料中发现。这也是陈列馆推

动跨国取证的一个新方向——与日方友

好人士深度合作，由其在中日两国跨国

取证不停奔走，获得远在日本的第一手

档案资料。

提到这，金成民又想起了森村诚

一。“我们是朋友，经常见面，陈列馆设有

‘恶魔的饱食’专题展览。他的去世对和

平声音的传递是一个损失。”

老人的去世，也让金成民有一种迫

在眉睫的“危机感”——在日本，和平友

好力量年龄偏长，他们的凋零是一个不

可逆转的过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

题。毕竟日本现有七三一研究人员本身

就不多。”他的心里有两个方向，“一是加

速跨国取证，二是想方设法利用好日本

和平友好力量手中的史料。研究可以以

后研究，但史料要先保护好。”

为此，金成民准备在陈列馆中单独

设立展区，名字他已经想好了，就叫“国

际友人资料馆”。

老一辈和平友好人士渐凋零
抢救性取证研究迫在眉睫

▲金成民公布七三一罪证最新研究成果。 新华社发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新华社发

▲人体实验罪证。

▼关东陆军资料“军事机密”。

新华社发

▲“烂脚病”治疗小组“万少华团队”正在为患者医治，不过，很多“烂脚

病”老人一辈子也无法痊愈。 （除注明外，均受访者供图）


